
白露过后的一天，与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去金
山区图书馆做一个讲座，五点钟结束，当地朋友留我
们吃饭。距图书馆不远有一个名气很响的金山嘴渔
村，每天有吃货专程从市区赶到杭州湾边吃海鲜，我
也体验过几回，印象颇佳，可这次东道主却安排我们
去吃土菜。客随主便，我与戴老一样开心。

郊区的夜来得特别快，刚驶出繁华的城区，前方
的路就沉浸在夜色之中了。我们分坐的两辆车子开
了半个多小时，总算到了亭林镇新后岗酒店。门口
停了不少市区牌照的私家车，都是慕名而来的。饭
店的装修风格相当素直，大堂两边设了收银台和活
水鱼缸，还有两张小圆台。我们一行进了预订的包
房，包房也不大，有点挤。不过餐桌上已经摆好的几
只碟子让我眼睛一亮，其中有一盘菜卤蛋！网络上
刚刚出道的吃货对菜卤蛋不一定知道，它是茶叶蛋
的兄弟，茶叶蛋是用鸡蛋烧的，它却是用鸭蛋烧的，
以咸菜卤入味。咸菜卤那种具有乡野气息的鲜味和
香气，便是这款风味的灵魂。

据朋友说，烧菜卤蛋比烧茶叶蛋更需要耐心，第
一天烧熟后冷却，将蛋壳磕出裂缝后在菜卤里浸泡
过夜，第二天再小火烧至入味，再浸在菜卤里静置，
到第三天才能上桌飨客，也许是咸菜卤的作用，蛋壳
表面为一种哑光的淡青色。

还等什么！我和戴老爷子一人一只拿起来，剥
开蛋壳，蛋白露出哥窑瓷器般的裂缝，黛色的线条，
不规则的流动，别有一种抽象艺术的美。戴爷老子
手里的那只更有意外之喜，自然形成的裂缝就像一
个草体的“戴”字，他当场乐呵了，用餐巾纸包起来准
备带回家，另外再剥一只开吃，因为吃得猛，居然有
点“敦牢”了，赶紧抿一口白酒定定神。

今年夏天我其实也想过做一次菜卤蛋的，或者
菜卤花生、菜卤土豆，但在小菜场里就是买不到合格
的咸菜卤。现在腌咸菜都追求快速高效，咸菜看上
去很有些“年份”，其实腌制时间不够，咸菜卤看上去
轻飘飘的，也不够味。做菜卤蛋的咸菜卤要浓郁，但
不能有酸味，周庄阿婆菜的卤就不能做这款乡味。
亭林农家的自腌咸菜，守住了这款风味的初心。

冷菜中还有酱鸭、白斩鸡、卤猪头肉、卤门腔等
等，都是我喜欢的，但一款短小的青茄子引起了我的
好奇。朋友说这叫“捏落苏”，是本地人消夏的过粥
小菜，也可佐酒。落苏是茄子的俗称，经过手捏，颜

值有所下降，会好吃吗？
朋友说，捏落苏有两种，一种是去蒂后切厚片，用

盐揉捏几分钟，挤干盐卤后淋些酱麻油拌匀，即可开
吃。另一种是选择个头较小的落苏，洗净去蒂后放入
陶钵内，用几根牙签在茄子身上截些小洞，加盐反复
揉捏，直到落苏变软，再用一块合适的石头压上三四
个小时，挤干盐卤后也能吃了。后者在捏的过程中须
适当用力，让盐味渗透到茄肉中，所以耗时会有所增
加。整条的捏落苏吃起来有一点厚实感和脆性，咸味
不重，自带甜鲜味，是一款别具风味的下酒小菜。

捏落苏并非金山独有，在松江也有，在松江度过
童年时代的施蛰存先生在《云间语小录·落苏》一文
中也提到了捏落苏，他根据松江人的乡音写作“扴落
苏”。“扴”原指一种刮的动作，与手捏略有区别，或许

“扴”字在松江就是专指捏的动作。
高明昌在《落苏、豇豆与丝瓜》中写道：“……捏

落苏，这是检验落苏最简单、最实用，也是最原始的

办法——把落苏切成细条，或者薄圆片，放一点盐，
轻轻捏一捏，几分钟后，清水冲一冲，再沥干，放点鲜
酱油，倒点小车麻油，翻转几下，就可以吃了。落苏
的软、糯、鲜、嫩，都可以在一捏之中率先辨认出来。”
高明昌是奉贤籍作家，由此看来奉贤也有捏落苏这
款风味。

好味道就是这样，食材随手可得，烹饪简单，鲜
香俱备，如涓涓细流一般蔓延到乡间村落，别有一番
质朴诚实的气息。本色的美味还有，一只长方形铝
盘盛了白煮羊肉，带了羊肝、羊肺、羊腰、羊肚等杂
碎，都是我的最爱。羊肉带皮，吃起来更加腴美，不
柴不腻，值得大快朵颐。还有好几根羊膝骨，据说可
补气壮骨。但一般情况下，羊膝骨膻味最重，会吃的
朋友选择回避。但这家店的羊肉一点膻味也没有。
有什么秘诀吗？

朋友说关键是羊肉好，羊肉要新鲜，当天宰杀当
天烧。隔了夜的羊肉，因为在冰箱里冻了一夜就会

产生膻味。所以在市区里吃不到好的羊肉，要吃好
的白烧羊肉或烂糊羊肉，就要跑到郊区来。

朋友还说，烧羊肉说简单也简单，说窍槛也有窍
槛，清水加盐，别无其他调料，烧沸后加一支白萝卜，
转为小火焐一夜即可。水需一次加足，不能中途添
水，更不能随意揭盖看看是否成熟。老师傅凭的就
是经验，一次成功。当地的老吃客也真厉害，羊肉一
吃就知道烧煮过程中是否揭过盖，揭过盖的羊肉，容
易致柴，皮也易硬，吃口不糯了。

朋友还说，有些地方重在喝羊汤，亭林镇的习俗
是吃羊肉。

白煮羊肉，蘸生晒酱油，连进几块，意犹未尽。
根据朋友的嘱咐，我还吃了几片脆脆甜甜的酱萝
卜。当地规矩，吃羊肉必定要吃萝卜解火，或者吃冷
拌马兰头以保持阴阳调和。

亭林有吃羊肉的风俗，立冬后吃到翌年的立
春。上海郊区的习俗大致相仿，所谓伏羊烧酒，是近
年来形成的新习俗，过去没有。想想也是，以前连吃
饭也成问题了，哪来伏羊烧酒？

他家招牌菜中的天花板是响油鳝糊。浓油赤酱
地端上桌，我刚想拍照，朋友拦住说：慢，等一等。胖
墩墩的大厨赶紧进了包房，握了一只炒菜锅子，里面
的热油正在吱吱冒烟，另一只手握着勺子，舀起来兜
头浇在加了一大把青蒜的鳝糊上，滋啦一声响，香气
胀满了整个包房。

去年深秋，也是随戴敦邦老爷子去金山亭林书
院参加一个新书首发活动，顺便参观了顾野王读书
堆，再去张堰参观了南社纪念馆、白蕉纪念馆等，然
后于细雨濛濛中走进石皮弄上的和平饭店，也吃到
了一盆响油鳝糊，风味卓绝，与新后岗酒家的这款有
异工同曲之妙。

新后岗酒店的黄鳝是周边农民送来的，生态味
道十足，旺油煸透，加料焖烧，皮不破，肉不烂，嚼起
来是脆脆的富有弹性。在许多本帮饭店里，鳝丝不
经煸炒，上桌后卖相不错，但筷子一挟就两头垂下，
再执匙一尝，鳝丝没有弹性，烂糊糟糟的，做面浇头
也勉强。

水笋烧肉、红烧大肠也是不错的，很入味，是妈
妈的风味。食材好，菜才好。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
很多饭店就是做不到，供应链就是这样，大家将就点
算了吧。

捏落苏与菜卤蛋
■沈嘉禄

秋日老街 筱 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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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现在是一件非常普
通的事，但在我们小时候却是一
件奢侈的事。长大后经常路过
解放街，眼看着老南翔电影院经
过改造先是变成了商铺又变成
超市、再变成早点摊，虽然外观
几经改变，但儿时南翔电影院的
记忆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记忆中，南翔电影院大楼坐
西朝东，入口有一长排红色木
门，电影院前面是一长段露天楼
梯，那楼梯又大又宽又长，楼前
是一大块“水门汀”广场，中间有
一个花坛，广场一侧是售票处，
售票处墙外每天都会把最近放
映片子的海报手绘在外墙上。
学校组织去看的片子难免让人
会有昏昏欲睡之感，我们偶尔也
会趁父母心情好时要得一点小
钱，小伙伴相约同去观影，那真
是犹如过年一样开心。
观影前还要有仪式感，那
就是去南翔小商品市场
逛一圈，买到心仪的玩具
之后再去电影院门口的
小卖部买牛肉干、泡泡
糖、盐水棒冰等一两毛钱
的零食，裤子两个口袋，
一边装玩的一边装吃的，
手里还拿着一根大冰棍，
全副武装之后便可以买
票入场了。

南翔电影院的观影厅又大
又高，一块巨大的荧幕在舞台正
中央，底下面对屏幕密密麻麻摆
了好多椅子。男孩子自然喜欢
各类武打片，记忆犹新的是李连
杰主演的“少林寺”，精彩的武打
镜头，神秘的少林寺，武功高强
的十八罗汉，都在我小小的心中
种下了想去少林寺学武功的想
法，以至于后来在学校里课间休
息的时候也上演着十八罗汉打
坏人的戏码。

如今看电影的方式已经层
出不穷，影片也越来越精彩，但
去老南翔电影院看电影那种体
验感现在已经再也找不到了，也
许丢失的就是儿时无忧无虑纯
粹的快乐吧。后来旅游去了一
次少林寺，也总算圆了儿时一个
非常执着的梦想。

儿时的南翔电影院

■陈 波

时光流逝，节序轮回。又是
一年的暮秋，霜降节气悄然来到
南翔。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季
节，而江南的霜降却是湿而不寒，
霜而不降，此时游南翔老街，别有
一番景致。

南翔老街是古香古色的江南
老街。上了小石桥，眼前是一条
长廊，曲曲弯弯，还真有点曲径通
幽的感觉。江南小桥多，南翔老
街也不例外。依水架桥，横跨南
北、贯通东西，在桥上看潺潺流
水，吹着丝丝不凉不燥的秋风，十
分惬意。细雨过后的老街则空气
更加清新，踩在被雨水冲刷的一
尘不染的碎石小路上，感觉神清
气爽。远处堤柳垂腰，柳叶缓缓
拂过河面搅动波纹，燕子成双成
对，叽叽喳喳、卿卿我我地掠过水
面，好一幅江南水墨丹青的好景
致啊！

不少游客围着南翔双塔拍
照。塔身虽然不高，但玲珑有致，
宛如两位佳人相依相伴，双塔在

漫长的岁月中都经历了什么呢？
一对砖塔跨越时空伫立，历经了
岁月沧桑城市变迁，目睹了无数
悲欢离合，或几经战火硝烟，承载
了无数次洗礼，更是见证了今天
祖国的繁荣昌盛。双塔沉默不
语，却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漫步宽街窄巷，这里雕梁画
栋，飞檐翘角，古韵老宅在霜降节
气的薰染下，又添蒙蒙烟雨,和春
雨老街又是别有一番风情。一股
清香把我们吸引到一座老宅子的
院墙旁，白白的院墙，出檐的墙
头，几条花枝任性地伸出墙外，是
桂花在肆意绽放，点点碎金送来
扑鼻而来的浓浓芳香。

到了南翔老街一定要品尝南
翔小笼。大红灯笼随风摆动，缕
缕美味飘香而出。倚窗而坐，点
几样江南小菜，几屉南翔小笼细
细品味，这秋日就有了另一番滋
味。秋色已暮，到南翔老街来，赏
美景，感受这生生不息的烟火气
息，真是快哉啊！

每天上下班乘坐上海地铁
11号线都会经过一座名叫武威
路的地铁站，武威路横跨上海市
普陀、嘉定两个行政区。不少上
海的道路名称都是以全国各省市
名来命名，武威路也不例外。

我随手查了一下，武威位于
甘肃省，古称凉州，雄才大略的汉
武帝为庆祝霍去病大胜匈奴彰显
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而更名为
武威。武威地处甘肃省中部，河
西走廊东端，河西四郡之一，是著
名的汉魏名郡、明清重镇以及现
代典范之城，坊间流传“大唐盛世
看长安，大汉盛世看凉州”的说
法。

武威自绿洲而始，因丝路而
兴。当年从长安出发，西至武威、
张掖会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
向西，武威一度成为中国西北仅
次于长安的通都大邑。从唐代开
始，古凉州一直是河西节度使的
驻地，商业兴隆，经济发达，为河
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承
西启东，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
丝路文化汇聚融合之地。武威不
仅“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
喉”，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同

时也有“五凉京华，河西都会”的
美誉，也是中国旅游标志——“铜
奔马”的出土地。

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心中
都有一个边塞梦，因为那里是成
就英雄的地方。在通往边塞边
关的路上，和亲的女郎总是哭哭
啼啼，而裘马的少年往往血脉贲
张。即或是平沙漫漫，关山万
里，也挡不住络绎不绝的文人才
士前赴后继的步伐：高适、岑参、
王之涣、陶翰等逶迤而来，就连
参禅入道、超凡脱俗的王维都曾
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
侠骨香。”他们怀着朝圣般的虔
诚，像随军的记者，哪怕筚路蓝
缕，困难重重，不惜付出生命的
代价，也要用苍秀之笔，大写意
地描绘塞外边关的苍凉、雄奇、
悲壮、瑰丽，在疾风、斗石、黄沙、
飞雪、孤城的意象中，丰腴了文
学的篇章，他们发自内心的慷慨
悲壮也会永远在文学的长河中
回荡。日月同辉，辉耀古今。

不论是王翰的“醉卧沙场君
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或是王
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
城万仞山”，还是岑参的“凉州七

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等等
这些千古名句，因为一首诗，难忘
一座城，激起我前往武威重走文
化之路的念想，那儿的人们，那儿
的故事，令我心驰神往。在今年
的秋天，我首次踏上祖国大西北
的土地，从上海来到武威，徜徉在
这座诗意的城市。

说起武威，不能不去看马踏
飞燕铜奔马了。今年九月，正是
国宝铜奔马发现五十五周年。一
九六九年九月，原武威县新鲜公
社社员在雷台地区挖防空洞时，
意外地发现了墓室内的铜车马。
但由于缺乏文物常识，农民们破
坏了考古现场，并把里面的铜车
马放到了库房。当年十月，在武
威文化馆工作的党寿山看到墓室
和仓库里的铜车马后向上级报
告，这些文物在翌年被甘肃省博
物馆收藏，青铜奔马就在其中，现
为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由于
出土时队阵顺序遗失，只能按照
史料记载来重排车马队。在车马
队的最前统领全军的就是这匹青
铜奔马。后来考证表明，雷台一
带为一张姓将军的家族墓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九日，郭

沫若陪同外宾访问兰州，在参观
甘肃省博物馆时见到这件青铜奔
马，被这件文物的艺术魅力所倾
倒，说“它是这批文物中的宝中之
宝！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就算是
拿到世界上，都是第一流的艺术
珍品。”立刻为其命名“马踏飞
燕”，虽然后来诸多研究表明那不
是一只燕子，有人提出铜雕作品
应正名为“马踏飞鹰”。一九七三
年这件文物被安排在英国和法国
展出，引起了很大轰动。此后该
文物巡展欧美十二国，郭沫若为
此挥毫泼墨写下“四海盛赞铜奔
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豪迈诗
句，郭沫若也从此被视为铜奔马
的伯乐。

“一部凉州史，半部在武
威”。借助“一带一路”东风，搭乘
兰张高铁，武威正吸引八方来客，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飞速
发展。这就是武威，金戈铁马开
启武威的璀璨，人文充盈铸就凉
州的厚实，一座铜奔马，一首凉州
词，武就文成，一去一来间，历史
的厚度决定着人文的深度。

这是历史悠久的凉州，也是
充满现代气息的武威。

武 威 初 印 象
■王 冬

暮秋时节逛南翔老街

■刘淑斌


